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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育的时间谬误:

“短命门槛”抑或 “终生之思”

教育是传承知识和智慧的精神手段，也是迄

今为止人类最动人的智性活动。一百多年前，尼

采面对现代文化及其影响下的教育趋势发出警

示，他认为成功的教育乃是一种 “已经蔚然成

风的由正确学校教育所激发的对于真正教育的需

要”。在教育方面，一个人是否听从内心的召

唤，取决 于 “一 种 崇 高 精 神 品 质 的 高 度 和 程

度”。［1］( P81) 然而，浸润在工业化发展背景下的现

代教育逐渐显露出功利化的趋向，并日益被套入

整齐划一的机械模式。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

教育正遭遇着前所未有的困境。
人类的教化是一个缓慢而渐进的过程，尼采

哲学主张人类应当克服和超越自己，成为卓越的

“高等人”。“高等人”的状态是一种发自内心的

安静和生命之舒适状态，教育的使命正在于高贵

人格的生成和独立思想的养成。然而，教育门槛

的设定使教化难逃短命的厄运，人们不再期求一

种绵延终生的教育，而是以时间作为教化终结的

界标。在以工业化为依托的教育时代来临后，学

校渐渐沦为 “社会婴儿”的集散地: 在这里，

“婴儿们”被迅速培养成精致的实用主义者和社

会生产的工具。如果一个青年没有按照 “生产

规程”成长，他就被认为是无用的残次品，并

迅速被社会大潮所抛弃。整个社会被功利化的需

求所笼罩，急于求成正逐渐成为人类潜在的共

识。正如尼采所说: “举目所见，到处都是一种

无教养的匆忙。”［2］( P64) 今日中国的匆忙犹盛。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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胎教开始，细胞就被催逼着生成一粒优良的种

子; 在幼年时期，父母们为了使儿童能够赢在最

初的起跑线上苦苦奔波; 而少年们则在人生最美

好的岁月里鏖战在教科书和习题的海洋里无法自

拔。最终的结果是，在这样一场与自然相逆的生

长过程中，教育机构不再是开启智慧和发现自我

的场所，而是沦为工业生产和商业竞争的实习

地; 教育不再追寻闪动在岁月中的人文精神光芒

和珍贵的思想珠宝，而是沦为制造社会生产工具

的机械过程。我们不禁要问: 那么多人在自己最

美好的年华和最健康的时期聚在一起，如果不是

为了达到精神的升华和人格的觉悟，又是为了什

么? 教育舍此，意欲何为?

尼采认为，任何一种学校教育，只要在其历

程的终点把一个职位或一种谋生方式树为前景，

就绝不是真正的教育，而只是一份指导人们在生

存斗争中救助和保护自己的说明书。［1］( P68) 今日

之教育正在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时间谬误: 本

该延展至一生的教育被挤压到人生前期的短暂时

日，一旦时限来临，教育便戛然而止。然后，现

代教育的成品或半成品纷纷涌入商业社会的生产

大潮，从此成为忙着攫取金钱和其他物质资源的

“成熟”的人。 “他们为他们的日常生活惨淡经

营，而追逐起幸福来绝不会像今天与明天之间所

可见到的那样急切，因为到了后天，也许一切追

逐的时机都将告终”。［3］( P32) 人类已然忘记了自己

历经无数世代而累积起来的精神瑰宝，只为眼前

的物质私欲受尽焦虑的折磨。在生命前期的一小

部分岁月里，人类被迫灌输了大量如潮水般汹涌

的知识，却鲜有关乎生命的终极智慧的介入。老

子曾言: “为学日益，为道日损。”［4］( P8) 在工业

化时代，社会对实用知识的需求远远超过对关切

生命之智慧的需要，与此相适配的教育也渐渐显

现出快餐式的节奏与模板化的格式。然而，仅仅

追求社会功用的教育本质上是反教育的。它为教

育划定了门槛，使进入门槛的人丧失了奋进的活

力，使教育沦为短命的功利手段，使一个民族的

精神面貌无法更新。并且，即使是出于功用目的

的教育，由于并非出自被教育者内心对教育的真

正渴求和需要，也会在教育时段终结后迅速丢弃

所学的知识。林语堂先生曾指出: “任何知识，

凡能在一星期内预备速成强记者，其遗忘之速亦

如是。”［5］( P225)

在我们的时代，何以出现这场谬误，以至于

不但关乎生命的教育日渐式微，就连功用化的教

育也未能得其所愿? 尼采认为，教育之所以放弃

其最崇高的使命，屈尊为其他某种生活形态服

务，乃是由于扩大教育规模的冲动与缩小教育内

涵的冲动共同所致。［1］( P24) “在这里，尽量多赚

钱成了教育的目的和目标。教育的真正任务似乎

是要造就尽可能通用的人……按照这里通行的道

德观念，所要求的是一种速成教育，以求能够快

速成为一个挣钱的生物，以求能够成为一个挣钱

多的生物”。［1］( P25) 于是，一个孩子的兴趣和天赋

已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成绩和名次; 一个青年

人的学习历程所带给他的精神启悟已不重要，重

要的是他能否得到世人所认可的社会结果并迅速

带来物质收益。教育在两种冲动的挤压下，一方

面呈现出热闹非凡的扩张表象，另一方面却是教

育精神之内涵的严重缺失。在作为人格形成起点

的教育领域，倘若将功利目标作为不言而喻的标

尺和衡量教育成败的准则，每个即将进入社会的

个体，在经历十数年教化后，就只能使自己变成

名利竞技场上的野蛮斗士，他将在这条道路上与

教育的终极追求渐行渐远。并且由于知识的迅速

更迭，即使是他所受的填鸭式教育的些微收获也

很快被时代遗弃。因而，整个社会被 “教育无

用论”的阴霾所包围，教化的作用遭遇前所未

有的尴尬境遇。教育的价值和目的果真如此吗?

在商业化时代，倘若学校的学生花费了大量时间

和精 力 来 研 习 无 用 之 学，便 被 认 为 “不 合 时

宜”。在过度膨胀的工业化进程下，教育机构热

衷于轰轰烈烈的速成培训，一切有助于慢养品性

的行为都因效率低下而被抛弃。社会追逐着脱离

人类自然本性的高速运转生活，教育被迫绑架其

间并亦步亦趋。于是，教育渐渐失去了思想和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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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实用品格无处不在。
事实上，真正有意义的教育绝不仅仅存在于

人生的某一时段，教化的深层目标亦不在于满足

商业需求，而是要激发关乎生命本体的智慧。为

此，在生命初级阶段的教化不应是对某种既定角

色的先期培训，而应是对人类灵性的开启; 教育

最大的收获不是迈过了某个阶段性门槛，而是启

悟了个体对生命意义的深刻而长久的终生之思。
“一种更高种类的人，恰恰不喜欢 ‘职业’，因

为他懂得召唤自己，他有时间，他自己支配时

间，他根本不考虑是否‘成熟’的问题”。［2］( P64)

教育所能给予人类的最好礼物乃是造就与生命共

舞的高贵灵魂，并指导他们终生过着一种高尚的

善的生活: 即使离了他人的指导依然能够运用自

己的头脑，对人生有着深刻而独到的理解力，从

蒙昧中得到解放并因此深爱生命。

二、教育的空间质疑:

“同一”还是 “个殊”

在尼采看来，每个人都具有独特的创造力，

并以此作为他的生存核心。［3］( P23) 现代教育之所

以被功利所支配并偏离教育的本义，乃是由于时

代的浮躁风气侵入教育领域所致。这种风气不仅

催生了速成教育，也败坏了学校所应秉持的对学

生的个殊化对待方式。在现代社会所衍生的生计

教育模式下，受教育者不再能够与自然结成朴素

的信任关系，也无法在慢养的过程中成就个体的

独特性，而是被迫卷入简单划一的培训程式，以

图尽快成为社会生产机器中的装备，“无人能够

抗拒那个使人永无喘息之机的强迫性教育，沉湎

在 一 个 狭 小 的 专 业 领 域 里， 这 一 点 使 他 惊

恐”。［1］( P94) 事实上，由于受教育者的素质千差万

别，单一的教育模式使他无法探知自己内心的真

实喜好，“他茫然失措，没有人引导他走向那种

改变人生形态的教育，头顶上他能够据以驾驶他

的航船的所有星辰皆已熄灭”。［1］( P95) 同一化教育

与工业化生产方式相适配，它危及人类的淳朴童

性与探索本质，使受教育者从小就被阉割了激

情，被教化为社会机器中的一颗螺丝钉。在现代

社会快餐式教育节奏和升学的紧迫压力下，人们

很少有时间关注个性。不少学校常常过早地对学

生进行归类: 成功的或失败的; 勤奋的或懒散

的; 聪明的或愚笨的; 有希望的或没希望的……
而在重重压力下的受教育者不得不将自己迅速变

成某座大厦的一片坚砖或某个茅屋的一根芦草，

生命从此被定性，个性也因此被湮没。由于现代

社会对人的评判标准趋于单一化，教育世界便因

此陷入了一场目标日益趋同的无声竞争。于是，

成千上万不符合既定标准的受教育者被遗弃了，

而害怕被遗弃的受教育者纷纷随波逐流地踏上了

一条通往成功的华山之路，不再有人去探问同一

教化标准的合理性。
然而，一百多年前的尼采对趋同化的现代教

育模式颇为怀疑，对希腊悲剧时代的理念则十分

仰慕。尼采认为，“在现代人这里，哪怕最具个性

的东西也要升华为抽象概念; 相反，在希腊人那

里，最抽象的东西总是复归为一种个性”。［6］( P23)

在尼采看来，现代教育方式恰恰是对教育本义的

反叛，它用抽象的同一标准模糊了个体的独特个

性，阻断了受教育者发现自我和完善自我的可能

性。人类常常趋向于一种既定标准且将它固化，

并以之衡量鲜活的此在，世界的色彩因此而日渐

单一。在以同一性为核心的教化模式下，童性的

丰饶内涵渐渐被剥离，受教育者摒弃了一切与概

念无关的想象，切断了所有非理性的可能; 世界

在受教育者眼中日益变得简单和无趣，人类最原

始的探索能力和好奇之心，终于在固化教育模式

的呵斥中灭迹。当纯真的孩子遇到已丧失儿童梦

幻思想的成年人时，他们该怎么对待这些成年人

呢? 《小王子》的作者圣埃克絮佩里的做法是:

“不跟他谈蟒蛇，也不谈原始森林，更不谈星星

月亮，而是把自己降到他那个水平。”［7］( P3) 由此

可见，违背教育本义的教化非但不能提升受教育

者的素质，反而连他们原有的灵性也剥夺了。以

生计为唯一目标的教育蒙蔽了人类原本的慧心与

灵性，将受教育者挤压进赚取资源这一狭小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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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使他们与生命的丰富色彩相隔离。
教育的意义不在于将不同类型的人教化为同

一模式，而在于将个体的特殊性发挥到极致。如

何发掘受教育者的特殊性? 尼采提出了三种策

略: 学习看; 学习思; 学习写。首先， “学习

看”是一种看待事物的独特方式，受教育者应

怀着警觉来接近世界，从各个角度看事物的全

貌，不对某种现象立刻做出直观反应。尼采认

为，对外在事物无可抗拒和不加怀疑地立即作出

反应乃是力感不足的反映，是衰败和颓废的表

现。“所有的无教养，所有的卑贱，皆由于不能

抵抗一种刺激”。［2］( P65) 能够掌控自己的视觉反应

和由此而生的情感冲动，从而能够平静地反思、
质疑和评判外在事物，是一个人受过良好教育的

明证。其次，“学习思”是一种追求独特意愿的

技巧，它需要受教育者亲身体验并经由个体努力

而获得。尼采慨叹现代社会已丧失了真正的思

考，“谁还切身知道精神性事物中轻快的足带进

每一块肌肉的那种奇妙的震颤”! ［2］( P66) 高贵的教

育绝不应夺走人类的思想本能，而是应使人类的

思想从禁锢中解放出来，使受教育者的精神面貌

为之焕然一新。再次，“学习写”是一种笔尖的

舞蹈，是指非基于功利目的的写作。功利目的写

作亵渎了思想本该有的形式，为本应飞舞的笔触

套上了无形的枷锁。抛开桎梏，思想才能飞舞;

忘却功利，笔尖才能奔放。“人们不能把任何一

种形式的舞蹈———用足、用概念、用词语跳舞的

能力———从高贵的教育中排除出去……人们也必

须能够用笔跳舞”。［2］( P66)

在现代社会，教育被工业生产和商业利益所

绑架，日渐沦为社会化大生产的培训集散地。人

们将成功与失败的标准固化为名与利，并以此为

社会上的每个成员贴上相应的标签。现代教育为

了满足社会的经济需要而一再屈尊，直至将自己

降格为产出社会劳动者的工厂。出于生计的教育

不再要求被教育者拥有独特的观察视角、独立思

考能力和非功利性的写作能力，而是只要具备社

会生产所需要的某种单一技能即可。作为受教育

者，当他们一旦被抛入现代工业社会中，片面的

分工和刻板的工作内容足以严重摧残个性，他们

日夜处于令人窒息的匆忙之中，渐渐成为离自己

最远的人。“人们现在已经羞于安静，长久的沉

思几乎使人产生良心责备”。［8］( P134) 从学校教育

开始，成功与失败的标准就已内化为每个受教育

者的标尺，并使其放弃了自身的特殊色彩。然

而，“人们赞美而认为成功的生活，只不过是生

活中这么一种，为什么我们要夸耀这一种而贬低

别一种生活呢”?［9］( P19) 如果一种学校教育不曾给

予青少年探索世界的好奇之心，不会唤起他认识

自身独特性的勇气，我们就无法说这是一种高尚

的教育。也许，在教化伊始，教育者与受教育者

之间首先应当做如下的反思和回答:

——— “为什么我跟别人不一样?”
——— “为什么你要跟别人一样?”

三、教育何欲:

从 “物质提升”到 “精神高贵”

个性化教育的结果无法用物质利益来衡量，

它只与个体的精神追求息息相关。在尼采看来，

教化的终极目标并不在于让人拥有奢华的物质欢

乐，而在于享受精神的富足。“只要一个人在生

命中唯求幸福，他就尚未超越动物的眼界。动物

止于何处，人始于何处”。［3］( P42) 然而，在现代社

会中，教育常常被淹没在非理性的匆忙和过度膨

胀的物欲中，“世界从来不曾如此世俗化，如此

缺乏爱和善良”。［3］( P30) 不仅受教育者被抛入深深

的时代迷茫之中，教育者同样被物欲的横行所困

扰，“学者阶层不再是这整个动荡不宁世俗化潮

流中的灯塔或避难所; 他们自己也一天天变得不

安，越来越没有思想和爱心，一切都在为日益逼

近的野蛮效劳”。［3］( P30) 在越来越快的生活节奏

下，悠闲和单纯的教化方式日渐消失了。社会对

包括教育在内的一切事物的评判标准越来越集中

在物质方面，财富的丰厚程度已成为成功与失败

的标志。然而，物质的丰富并不意味着精神也丰

富，倘若一个人所拥有的财富非但没有为他铺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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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高尚生活的路径，反而成了沉重的负担，他

便并未获得自由。正如梭罗所说: “有些人看起

来阔绰，集聚了一些资本，但他们既不懂如何利

用它，也不知如何摆脱它，他们给自己铸造了一

副金银的镣铐，他们是最贫穷的。”［9］( P16) 因此，

优秀的 教 化 过 程 应 当 实 现 从 “物 质 提 升”到

“精神高贵”的转化过程，它使一个民族摆脱颓

废的恶习，并塑造出独特的精神风貌。
教育为何应追求 “精神高贵”? 尼采指出，

“帝国”的兴起首先是在主要的事情上的重心转

移，而主要的事情始终是在文化上。［2］( P62) 一个

民族并非毁于恶习，而是当这个民族走向衰落时

才会产生恶习。一个民族何以走向衰落? 只要看

看它对物质的重视和对精神的蔑视就会明白了。
因此，优秀的教育事业需要这样的一批教育者:

他们本身是精神高贵的有教养者，通过每时每刻

的言传身教向受教育者传递一个民族高尚的精神

瑰宝和文化养料。如果说现代社会是一个世界级

的竞技场，在竞争中获得胜算的因素绝不仅仅是

经济水平与军事力量，更重要的是这个民族被全

世界所瞩目和认同的精神内核和民族气质，有一

批具有自由思想的大师，每一个国民都有融入生

命中的精神信仰。那么，教育应当如何培养精神

高贵者? 在尼采的教育观中，精神高贵者的培育

离不开三种因素:

第一，对哲学的需要。自远古开始，人类始

终在思考严肃和根本的哲学问题。在尼采看来，

如果一个人 “被以适当的方式引向这些问题，

就会较早陷入那种持久的哲学性的惊异，唯有在

这种惊异的基础上，就像在一片肥沃的土壤上，

一种深刻而高贵的教育才能生长起来”。［1］( P91) 中

国自古以来并不缺乏信仰，在几千年的文化积淀

中，中国人传承着属于自己民族的独特精神———
关于生命本质的朴素理念。然而，在当代社会，

中国原有的文化正日渐式微，现代性的蓬勃发展

将古老中国抛入前所未有的困境并提出种种未解

的难题。一个民族如果缺乏对生命意义的关切，

就丧失了其基本的文化根基和思想底蕴。人们忽

视了生命所带来的真正意义，执迷于追逐那些看

似给人类带来幸福实则将其推向深渊的东西。在

哲学缺失的时代，知识比智慧重要，地位比人格

重要，金钱比愉悦重要，权力比公平重要，所有

实用的学科都受到过度的重视。在这样的世界

里，到处充斥着炫目的名利，但却没有真正的尊

贵; 到处洋溢着金钱所带来的奢靡、欢乐，但却

绝不会有真正的幸福。也许我们可以诉诸变革，

但“一次政治改革怎能使人类一劳永逸地成为

心满意足的地球居民”?［3］( P29) 因此，尼采认为，

哲学绝不是应对社会问题的知识，而是一种因教

育而获得的生活方式。“一个时代，如果它苦于

只有所谓普及教育，却没有文化，即没有贯穿其

生活的统一风格，那么，它就根本不会懂得拿哲

学来做什么正确的事”。［6］( P18) 当代中国人所面临

的最大问题在于缺失了一种令人心宁气和的民族

气质和精神内核，而这种精神瑰宝无法通过知识

宣传的方式获得，只能在静默中用心体悟，这种

体悟的过程乃是一个得益于哲学教化的生成过

程，以“缓慢”为主要节奏。
第二，对艺术的本能。尼采反对苏格拉底式

呆板的科学精神，他认为艺术才是生命最本质的

东西，“只有作为一种审美现象，人生和世界才

显得是有充足理由的”。［10］( P181) 在尼采看来，古

希腊之所以成为欧洲人文精神的源头，是因为古

希腊人推崇艺术本身并将之视为人生的最高需要

和生活方式。然而，在喧嚣的现代工业社会里，

艺术日渐被卷进无休无止的奔忙之中，并被飞速

转动的时代打上了太多功利的烙印。人类对艺术

的本能如此轻易地被摧毁，以至于对于一个深潜

于艺术中的人，人们仿佛面对着一个没有经过生

活磨砺的幼稚孩童。任何对自然的神秘性和对艺

术价值的思考都被粗暴地打断，取而代之的是对

时下生存和发展的热烈关注。在现代教育领域，

许多儿童被家长送进各种借文化艺术之名行商业

运作之实的课外学校，最终的结局是: 小孩长大

以后，发誓从此再也不碰艺术和文化。这究竟是

艺术的悲哀还是儿童的灾难? 当艺术降格为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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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的工具时，它便不再是艺术。在这个匆忙得

令人目眩的时代，也许我们应当深深思考一百多

年前尼采关于音乐的论述: “在我们的全部文化

中，音乐正是惟一纯粹的精神净化之火，我们今

日称作文化、教育、文明的一切，总有一天要带

到公正的法官酒神面前。”［10］( P164)

第三，古典文化的修养。尼采认为，高贵的

教育还应包括对一个民族古典文化的敏锐感受和

发自内心的敬仰。一旦缺失了以古典文化为核心

的优秀教育，世界便立刻会被一种低级趣味的伪

教育所占据。尼采严格区分了古典文化与 “日

报式”教育的界限，他认为现代媒体在某种程

度上败坏了高尚教育的本质，使青年们很容易被

形形色色的快餐文化迅速吸引。“今天一个教师

想把一个学生送回无限遥远但极其感人的教育的

真正故乡，可是，下一个钟点，这个学生就会抓

起一张报纸，一本流行小说，或一册这样品质的

书，其文体已盖上了今日教育野蛮的令人恶心的

标记”。［1］( P28) 低俗的伪教育毁坏了一个民族对高

尚古典文化的感受力，使优秀人类智慧的传承出

现前所未有的断层。在当今时代，电子产品的登

场使古典文化教育面临着更大的挑战。由于媒体

市场的良莠不齐，一些迅速流行的恶俗文化正侵

蚀着青年们的精神味觉，使文化面临日益浅薄化

的恶境。当此之时，也许只有心存良知的教育者

在努力前行，不畏艰难地播种真正教育的种子，

怀着希望与一切逆教育的恶行抗争，才能造就一

个民族拥有着高贵精神的真正未来。

四、教育何为:

从 “成熟”到 “成为你自己”

在工业社会，教育在时间上的短暂性、空间

上的单一性和内涵上的物质性催生了教育成品的

标准模板: 人们拿着钟表思考，沉迷于匆忙之

中，“那种令人不得喘息的分秒必争，那种不等

成熟便采摘一切果实的急躁，那种你追我赶的竞

争，它在人们脸上刻下了深沟”。［3］( P55) 为解决生

存问题而完成的速成教育，终究会使人陷入另一

场更为深重的精神危机。在时代巨压下 “成熟”
的受教育者，他们的生命被强行挤压进狭小的专

业空间，沦为社会生产线上的冷漠工具。真正意

义上的思想孕育是一个长期生成过程，急功近利

只会令灵魂早夭。这些早夭的灵魂缺失了生命本

该拥有的轻盈，他们将人生视作负重的漫漫过

程，“就好像满驮着赶向沙漠的骆驼，负重的精神

就这样赶向自己的沙漠”。［11］( P23) 在尼采看来，真

正意义的成熟并不是将人的一生永远禁锢在“负

重”的状态，而是要寻找精神的最后主人———实

现从“你应当”到“我意愿”的过程。［11］( P24) 教

育虽然关乎生计，但并不以生计的解决为唯一目

的，教化的终极目标乃是使个体获得自由。为实

现这种自由，人必须时刻同商业社会保持适当的

距离，因为 “商业自由使人的思想永远不能接

近真理，使人的本性必然陷于矛盾，使人的时间

脱离四季的变化，使人的欲望屈从于利益的法

则”。［12］( P198) 因此，教化所要实现的是人的思想

和心灵的自由，是使人真正成为“自己”。
然而，尼采所倡导的 “成为你自己”在现

实中并非易事，那么，阻碍 “成为你自己”的

障碍何在? 尼采认为，使一个人随大流地思考和

行动，而不是快快乐乐地做自己的原因: 在少数

人 是 羞 愧， 在 大 多 数 人 则 是 贪 图 安 逸 和 懒

惰。［3］( P2) 每一个人在心底其实都知道自己是独一

无二的存在，然而由于惧怕邻人所建构的重重叠

叠的固有习俗，他小心翼翼地掩藏了自己的独特

性，羞于或者懒于经历本该不同的人生。作为生

命历程起点的教育，如果将整齐划一的教学任务

和唯一的教学目标视为教化的标准，最终将会造

就一批批毫无个性的成品，他们如同工厂的产品

一般千篇一律，既无自由的思想，也缺乏独立的

人格。可怕的是，这些教育的成品在踏入社会生

产线以后，自认为应受的教育业已终结，他们从

此便固化了人生的轨迹和模式，在麻木中了却一

生。在现代商业社会中，对物质财富的追逐，强

化和印证了不良教化模式的所谓 “成果”。围绕

社会某一种职位而展开的整齐划一的教育，的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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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为个体提供良好的就业机会，使他能够在激

烈的社会竞争中维持生计。然而，仅仅维持生计

的个体并不能获得生命中的真正幸福，因为这种

幸福取决于教育对人类个体性的重视，取决于教

化的终生启悟作用，取决于个体对生命与存在的

基本态度。
因此，教 育 的 终 极 意 义 不 应 是 使 人 成 为

“成熟”的社会产品，而是要将其当作鲜活的个

体来对待。康德对此有着简洁却异常深刻的见

解: “不论是谁在任何时候都不应把自己和他人

仅仅当 作 工 具，而 应 该 永 远 看 作 自 身 就 是 目

的。”［13］( P53) 一个人如果仅仅将自己视作未来的

社会生产工具，他就不是将自身看作目的; 一个

教育机构如果仅仅将受教育者教化为劳动力，它

便未能完成教育的伟大使命。真正高尚的教育并

非将受教育者由懵懂引向 “成熟”，相反，它应

帮助他们从“成熟”转向回归童真和亲近自然。
如今，社会化过程将孩童的欢乐和想象力磨平，

以便适于做一架机器的一部分，恰恰违背了教育

的初衷和真谛。人类最原始的探索能力和好奇之

心，终将在成人的呵斥和耻笑中灭迹。上天恩赐

给人类无比美好的童真，人类却把它丢在风中，

反而去追逐名利这类虚无的幻影。事实上，“在

自然秩序中，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他们共同的

天职，是取得人性; 只要在这方面受了很好的教

育，就不至于忽视履行自己与这种天职相关的职

责”。［14］( P5) 教育的珍贵之处恰在于使受教育者无

论面对何样的人生都可以保有最初的内心纯净，

学会顺应自然并获得一种看待生命的独特视角。
人类应当推崇和追求这样的教育: 它致力于

寻找 个 体 的 真 实 心 性，并 使 人 真 正 “成 为 自

己”。在某种程度上，教育并非是一个积极建构

个体的过程，而仅仅是一种充满爱心的守望。塞

林格认为，教育其实只是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让

人开始认识到什么才是真正符合自己心性的东

西。［15］( P191) 对所有人而言，生命的意义正在于过

一种符合心性的生活。高尚的教育使人类的灵魂

从所谓教育的强权中解放出来，不再必须按照既

定的路径行走，不再必须按照设定的方式行事。
我所经历的，就是我所意愿的。只有这样，一种

关乎生命的人生才算真正开始。每一个人，无论

边缘者、幼童、老叟、残疾人、疯狂者，都能够

拥有一种与生命相适的高尚生活的可能。而生命

只有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才显得如此可贵。正

如尼采所说: “这就是生命吗? 好吧! 那就再来

一次!”［11］( P199) 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在回望人生时，

不妨自问: 迄今为止是否有一种教育使自己灵魂

振奋，使自己的人生找到珍爱的价值，使自己朝

向真正的自我一步步地攀登，使自己发现深藏于

内的更好的自我。惟其如此，他才算受过了教化

的洗礼，并走在充满意义的人生之路上。在教育

的终站，只有一句如雷贯耳的召唤: “成为你自

己!”每一个受过高尚教育的人在面对纷繁复杂

的人生选择时，当可从容地对自己说:

“世上有一条唯一的路，除你之外无人能

走。它通向何方? 不要问，走便是了。”［3］( 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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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minus of Education: “to Be Yourself”
———Ｒevelation of Nietzsche's Philosophy on Modern Education

GAO Ｒui-qin
(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Development Studies，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Beijing 100193，China)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industrial society，modern education is increasingly being influenced by
utilitarian social objectives and shows transient and simplistic features． Nietzsche's philosophy on education
analyzed the educational consequences of “scale up”and “narrow connotation”by interpreting modern
education trends． Nietzsche believed that the goal of education should be to make people master a special
reflective observation and unique way of thinking． He argued that a person should claim a real educational
needs based on their noble spirit and inner call quality． The ultimate significance of education is not to make
the individual get rich material rewards，but to find the true nature of mind and“to be yourself”．

Keywords: Nietzschean; terminus of education; modern education; individ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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